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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豪
、
陳
茵
媺
微
博
爆
婚
訊
，
網
上
即
時
洗
版
，

全
是
祝
福
的
聲
音
，
與
此
同
時
，
外
界
都
關
注
陳
豪

的
前
度
廖
碧
兒
的
反
應
，
看
她
會
否
送
上
祝
福
，
更

監
察
㠥
她
幾
時
才
送
上
祝
福
。

陳
茵
媺
在
端
午
節
早
上
九
時
多
在
微
博
報
喜
，
廖

碧
兒
半
小
時
後
連
發
三
條
微
博
祝
朋
友
端
午
節
快
樂
，
正

身
處
橫
店
拍
劇
的
她
即
被
質
疑
是
否
佯
不
知
道
喜
訊
，
避

而
不
送
上
祝
福
，
實
在
無
辜
。
雖
說
人
人
玩
微
博
，
但
未

必
每
分
每
秒
如
內
衣
褲
般
緊
貼
㠥
，
廖
碧
兒
人
在
內
地
工

作
，
錯
過
了
陳
茵
媺
微
博
喜
訊
不
足
為
奇
，
廖
碧
兒
終
於

在
當
日
下
午
二
時
多
在
微
博
上
用
英
文
寫
上
簡
單
祝
福

語
，
又
被
挑
剔
祝
福
過
分
簡
單
，
且
要
等
足
半
天
才
送

上
。
當
然
如
果
廖
碧
兒
迅
速
送
上
大
堆
的
祝
福
語
，
又
會

被
指
強
扮
大
方
，
過
分
虛
偽
，
無
論
廖
碧
兒
表
現
如
何
得

體
，
她
已
被
傳
媒
列
為
針
對
目
標
，
因
為
她
對
陳
豪
﹁
不

忠
﹂，
與
陳
豪
拍
拖
期
間
劈
腿
戀
富
二
代
。

當
時
我
也
有
問
陳
豪
回
應
，
他
沮
喪
地
說
：
﹁
不
開
心

的
事
，
不
想
多
提
。
﹂
聞
者
心
酸
，
不
忍
再
追
問
。

所
以
當
陳
豪
與
陳
茵
媺
的
戀
聞
曝
光
後
，
大
家
都
替
陳

豪
開
心
，
是
帶
上
鋤
強
扶
弱
的
心
態
。
陳
陳
奉
子
成
婚

了
，
大
家
恭
喜
之
餘
，
都
會
奚
落
廖
碧
兒
走
寶
，
更
翻
出

她
與
劉
凱
威
的
舊
緋
聞
，
總
結
廖
碧
兒
的
前
度
跟
她
分
手

後
，
事
業
都
更
上
一
層
樓
及
找
到
真
正
幸
福
，
暗
示
她
不

旺
男
友
，
非
常
的
幸
災
樂
禍
。
不
知
道
他
日
劉
凱
威
結

婚
，
外
界
又
會
不
會
盯
㠥
廖
碧
兒
看
她
會
不
會
即
時
及
怎

樣
祝
福
劉
凱
威
，
要
是
祝
福
﹁
不
當
﹂，
又
會
被
冷
嘲
熱
諷

無
風
度
。

廖
碧
兒
出
席
活
動
，
記
者
主
要
是
追
問
：
﹁
你
會
祝
福

陳
豪
、
陳
茵
媺
嗎
？
﹂
不
論
廖
碧
兒
是
否
願
意
，
為
免
惹

是
非
，
她
的
標
準
答
案
當
然
是
面
帶
微
笑
說
：
﹁
祝
福
他
們
。
﹂
記
者

當
然
希
望
她
失
魂
落
魄
又
或
咬
牙
切
齒
地
說
：
﹁
不
會
！
﹂
那
就
頭
條

有
㠥
落
了
。

百
家
廊

朵
　
拉

陳豪需要廖碧兒的祝福嗎？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人
世
間
的
不
平
，
身
世
的
淒
苦
，
使
舒
婷
養
成

獨
立
思
考
和
獨
立
生
活
的
能
力
。

她
在
中
學
三
年
級
開
始
把
全
副
精
神
放
在
閱
讀

課
外
書
上
。

一
九
六
六
年
文
革
開
始
，
一
個
蠻
橫
的
時
代
來

臨
了
，
那
原
是
平
靜
可
愛
的
學
校
變
成
了
批
鬥
場
所
，

她
畏
縮
了
，
當
她
戴
㠥
紅
衛
兵
臂
章
的
同
學
，
正
在
荷

槍
實
彈
攻
擊
物
理
樓
時
，
她
卻
躲
在
另
一
個
角
落
讀
雨

果
的
︽
九
三
年
︾，
以
後
她
便
沉
浸
於
巴
爾
扎
克
、
托
爾

斯
泰
、
馬
克
．
吐
溫
的
小
說
世
界
裡
。

一
九
六
九
年
秋
，
她
被
分
配
到
閩
西
一
座
山
村
落

戶
，
她
住
在
社
員
的
穀
倉
樓
上
，
過
㠥
艱
苦
的
生
活
。

她
與
知
青
流
蕩
一
個
又
一
個
山
村
，
目
睹
中
國
農
村

的
貧
困
落
後
，
她
為
此
曾
經
發
誓
要
寫
一
部
像
艾
蕪
的

︽
南
行
記
︾
那
樣
的
書
，
﹁
為
被
犧
牲
的
整
整
一
代
人
作

證
﹂。她

開
始
舉
起
筆
，
寫
了
三
年
日
記
，
但
在
回
城
前
，

她
把
日
記
燒
了
。

在
農
村
裡
，
有
一
次
，
她
偶
然
在
女
伴
處
看
到
何
其

芳
十
八
歲
時
寫
的
詩
集
︽
預
言
︾，
她
把
它
整
本
抄
下

來
。後

來
她
還
抄
了
拜
倫
、
密
茨
凱
維
奇
、
濟
慈
的
詩
和

泰
戈
爾
的
散
文
詩
，
此
外
，
還
有
殷
夫
、
朱
自
清
、
應

修
人
的
作
品
。

她
在
這
時
候
已
開
始
對
詩
歌
有
更
深
刻
的
認
識
。

與
此
同
時
，
她
還
讀
了
︽
美
學
教
育
︾、
︽
柏
拉
圖
對

話
錄
︾、
︽
安
諾
德
美
學
評
論
︾
等
理
論
著
作
。

一
九
七
二
年
，
她
作
為
自
己
姨
媽
的
繼
女
，
按
政
策

獲
得
照
顧
，
從
山
區
調
回
廈
門
，
但
卻
沒
有
安
排
工
作
。

她
像
被
擱
淺
的
一
條
船
，
深
感
理
想
與
現
實
之
間
難
以
逾
越
的

障
礙
，
這
是
促
使
她
寫
︽
船
︾
的
動
機
。

一
九
七
三
年
，
舒
婷
到
建
築
公
司
做
臨
時
工
，
當
過
宣
傳
、
統

計
、
爐
前
工
、
講
解
員
、
泥
水
匠
。

那
個
時
候
，
她
曾
利
用
午
休
時
候
，
﹁
躺
在
臭
哄
哄
的
土
棚

裡
，
背
墊
幾
張
潮
濕
的
水
泥
袋
，
枕
在
磚
頭
上
看
完
︽
安
諾
德
美

學
評
論
︾。
﹂

一
九
七
五
年
舒
婷
開
始
在
織
布
廠
當
染
紗
工
和
擋
車
工
，
這
一

年
她
認
識
本
省
一
位
老
詩
人
，
並
在
這
位
老
詩
人
的
引
導
下
讀
了

聶
魯
達
、
波
特
萊
爾
的
詩
，
後
來
舒
婷
也
是
由
這
位
老
詩
人
介
紹

到
中
國
詩
壇
。

他
不
是
別
人
，
就
是
抒
情
詩
人
蔡
其
矯
。

一
九
七
七
年
舒
婷
調
到
燈
泡
廠
當
焊
錫
工
，
這
以
後
，
她
的
創

作
熱
情
越
來
越
熾
旺
，
她
寫
︽
祖
國
啊
，
我
親
愛
的
祖
國
︾
正
值

上
夜
班
，
她
很
想
走
到
星
空
下
，
但
她
又
不
能
離
開
流
水
線
的
工

作
。舒

婷
走
過
的
生
活
道
路
，
是
與
她
的
創
作
符
合
節
拍
的
，
豐
富

的
生
活
經
歷
︵
也
包
括
淚
痕
、
歡
樂
與
友
情
︶，
給
她
提
供
寫
之
不

盡
的
創
作
素
材
。

她
因
為
長
期
做
過
各
種
辛
勞
工
作
，
並
且
成
為
低
層
勞
動
大
眾

之
一
員
，
所
以
熱
愛
勞
動
人
民
；
她
因
為
長
期
流
徙
在
廣
闊
而
苦

難
的
農
村
，
所
以
更
熱
愛
自
己
所
踏
足
的
土
地
。

她
曾
說
道
：
﹁
我
從
來
認
為
我
是
普
通
勞
動
人
民
中
間
的
一

員
，
我
的
憂
傷
和
歡
樂
都
是
來
自
這
塊
汗
水
和
眼
淚
浸
透
的
土

地
。
﹂

經
過
現
實
生
活
巨
大
礪
煉
的
舒
婷
，
也
不
僅
是
止
於
浮
露
的
憂

傷
和
歡
樂
，
在
後
期
她
已
以
沉
重
的
思
索
，
代
替
了
早
年
﹁
美
麗

的
憂
傷
﹂，
所
以
她
寫
了
︽
流
水
線
︾。

︽
流
水
線
︾
這
首
詩
的
出
現
，
曾
招
致
不
少
物
議
。
其
實
舒
婷

是
通
過
這
首
詩
，
對
人
生
進
行
更
深
更
細
的
探
討
。
在
一
個
工
業

城
市
，
﹁
流
水
式
﹂
的
作
業
雖
然
是
現
代
工
業
昌
明
的
標
誌
，
但

這
種
恆
年
重
複
幾
個
單
調
動
作
的
作
業
，
刻
板
、
枯
燥
，
令
人
疲

勞
。

︵︽
說
舒
婷
︾
之
七
︶

歡樂與憂傷來自淚浸的土地
彥火

琴台
客聚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初
林
青
霞
和
同
班

同
學
張
俐
仁
同
在
西
門
町
逛
街
購
物
，

導
演
宋
存
壽
之
助
手
郁
正
春
一
見
如
見

天
人
，
如
此
清
麗
脫
俗
美
少
女
人
間
難

見
，
一
直
追
了
三
條
街
，
張
俐
仁
父
母

怎
樣
說
也
不
肯
讓
女
兒
從
影
，
結
果
說
服
了

﹁
副
車
﹂
青
霞
父
母
，
肯
給
女
兒
去
試
鏡
，
卒

之
拍
成
了
︽
窗
外
︾，
一
朵
曠
世
秀
慧
名
花
，

全
亞
洲
最
秀
慧
美
少
女
就
由
此
被
﹁
誤
中
副

車
﹂
地
誕
生
。

後
來
幾
年
美
麗
港
姐
趙
雅
芝
、
鍾
楚
紅
、

李
嘉
欣
等
據
說
都
是
陪
人
去
報
名
面
試
而
最

後
自
己
被
選
中
名
列
前
茅
，
也
由
此
﹁
副
車
﹂

往
往
比
正
印
重
要
，
在
傳
媒
中
傳
開
了
，
以

至
時
到
今
日
港
姐
、
亞
姐
等
的
入
圍
者
中
，

相
陪
報
名
的
一
個
被
主
辦
者
和
傳
媒
特
別
另

眼
相
看
，
而
的
確
陪
跑
者
贏
出
了
，
﹁
妹
仔

大
過
主
人
婆
﹂
之
例
子
相
繼
發
生
。
由
此
到

了
今
日
主
辦
者
特
別
派
出
一
組
人
﹁
留
意
陪

跑
、
陪
報
名
分
子
﹂，
於
是
﹁
選
港
姐
﹂
變
成
了
﹁
選
港

姐
副
車
﹂，
最
近
也
有
幾
個
相
同
例
子
。

不
但
選
美
有
此
﹁
妹
仔
大
過
主
人
婆
﹂
的
情
形
發

生
，
傳
說
中
有
些
女
孩
貌
不
甚
美
，
但
人
緣
好
常
常
被

點
中
﹁
做
伴
娘
﹂，
因
為
此
一
來
保
證
不
會
搶
了
新
娘
的

鏡
頭
，
因
此
成
了
﹁
最
受
歡
迎
的
女
儐
相
﹂。
而
筆
者
本

人
也
親
遇
到
過
同
類
之
事
。
筆
者
阿
杜
之
女
兒
杜
如
風

不
是
個
大
美
人
，
但
和
藹
可
親
個
性
活
潑
，
常
被
邀
請

做
﹁
陪
跑
﹂
的
伴
娘
。
有
一
次
應
邀
在
製
作
組
好
友
的

新
婚
中
做
女
儐
相
，
但
婚
禮
上
杜
如
風
亮
相
相
見
，
新

娘
及
其
父
母
都
面
孔
黑
色
，
因
為
杜
如
風
一
站
，
新
娘

便
黯
然
失
色
，
新
娘
因
此
而
大
發
脾
氣
要
新
郎
﹁
更
換

伴
娘
﹂，
此
時
全
隊
人
在
一
個
海
島
外
景
地
，
哪
裡
趕
得

及
換
人
，
結
果
由
頭
到
尾
杜
如
風
勉
勉
強
強
站
在
新
娘

身
旁
，
那
位
新
娘
子
一
直
口
黑
面
黑
，
一
個
西
式
婚
禮

由
開
始
到
結
束
，
新
娘
和
伴
娘
一
齊
出
現
的
一
張
相
片

都
未
拍
過
，
成
為
了
少
有
的
一
個
沒
有
伴
娘
亮
相
的
海

島
婚
禮
，
所
以
杜
如
風
由
此
起
從
不
再
做
伴
娘
，
因
為

做
陪
跑
之
星
忽
然
做
了
矚
目
者
，
搶
了
正
主
角
的
鏡

頭
，
變
成
賓
主
皆
不
高
興
。

誰
知
峰
迴
路
轉
，
到
了
今
天
主
辦
者
和
傳
媒
都
有
人

專
門
留
意
陪
跑
的
﹁
副
車
﹂，
有
些
美
女
故
意
陪
人
報

名
，
而
自
己
作
陪
伴
者
，
希
望
被
選
中
由
副
升
上
正
，

也
是
今
天
選
美
的
怪
現
象
之
一
，
且
看
今
年
又
有
沒
有

如
此
相
同
的
例
子
吧
。

故意陪跑
阿　杜

杜亦
有道

早
前
看
新
聞
節
目
，
報
道
美
國
發
明
了
可

直
接
用
思
想
控
制
的
精
密
機
械
臂
，
同
時
更

找
來
因
病
而
全
身
癱
瘓
多
年
的
中
年
女
士
進

行
實
驗
，
在
其
腦
內
植
入
感
應
器
，
看
她
能

否
自
如
地
憑
思
想
控
制
機
械
臂
。
這
位
女
士

接
受
訪
問
，
感
慨
地
說
出
了
這
樣
的
話
︵
大
意
︶
：

﹁
多
年
以
來
，
我
一
直
認
為
上
天
給
我
這
病
定
有
其

用
意
，
現
在
我
終
於
找
到
答
案
。
﹂

每
當
遇
上
一
些
不
如
意
的
事
情
，
我
們
很
可
能

會
責
問
上
蒼
，
又
或
會
像
那
位
接
受
實
驗
的
女
士

一
樣
，
認
為
這
些
事
情
發
生
後
，
定
必
會
帶
來
更

特
別
的
意
義
。
我
們
之
所
以
會
有
這
樣
的
想
法
，

皆
因
我
們
根
本
不
甘
心
蒙
受
苦
難
，
所
以
若
堅
持

為
這
些
災
病
追
尋
或
賦
予
意
義
，
認
為
是
﹁
天
將

降
大
任
於
斯
人
也
，
必
先
苦
其
心
志
，
勞
其
筋

骨
﹂，
我
們
起
碼
能
心
存
希
望
地
活
下
去
，
而
非
只

是
純
粹
不
幸
地
白
白
受
苦
。

如
若
我
們
偏
執
地
將
這
些
想
法
推
到
極
致
，
又

會
發
生
什
麼
事
呢
？
多
年
前
的
一
套
黑
色
英
雄
電

影
︽
不
死
劫
︾，
便
給
了
答
案
：
天
生
骨
骼
脆
弱
得
一
跌
即
碎

的
男
人
，
相
信
世
界
上
定
必
存
在
㠥
一
個
與
他
陰
陽
相
對
、

像
鐵
鑄
一
樣
的
打
不
死
英
雄
，
所
以
他
刻
意
在
各
地
釀
成
大

災
難
，
不
惜
犧
牲
數
以
千
萬
計
的
生
命
，
務
求
證
明
個
不
死

人
的
存
在
，
以
完
滿
自
己
的
人
生
，
如
此
極
端
的
行
為
，
自

然
招
來
慘
死
的
惡
果
！

當
然
，
在
現
實
的
生
活
中
，
這
些
我
們
所
期
待
的
意
義
或

大
任
，
往
往
也
不
會
出
現
，
除
非
能
遇
上
佛
學
：
所
有
我
們

承
受
的
災
病
，
全
都
與
過
去
多
生
的
個
人
所
作
所
為
有
關
，

所
以
苦
難
本
已
具
備
令
我
們
生
命
變
得
更
純
潔
的
正
面
意

義
，
故
此
這
些
災
病
其
實
並
非
成
就
大
任
的
﹁
因
﹂，
而
是
令

生
命
淨
化
的
﹁
果
﹂。
也
因
如
此
，
每
當
遇
上
災
劫
，
請
抱
㠥

感
恩
的
心
，
去
完
滿
這
些
苦
難
吧
！

苦難的意義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人
人
都
對
未
來
充
滿
不
確
定

的
心
理
，
所
以
人
人
都
喜
歡
看

預
言
，
喜
歡
聽
預
言
。
但
預
言

的
準
確
性
到
底
有
多
高
？
大
家

都
是
姑
妄
言
之
妄
聽
之
。
比
如

預
言
世
界
末
日
的
事
情
，
就
從
未
準

確
過
。
當
然
，
一
旦
準
確
的
話
，
大

家
就
不
可
能
看
到
這
篇
文
章
了
。
　

由
於
對
未
來
的
不
確
定
，
有
些
人

就
喜
歡
看
風
水
算
命
。
不
過
，
算
命

看
風
水
的
可
信
性
有
多
高
？
看
看
最

近
一
個
風
水
師
因
為
貪
財
而
官
司
纏

身
就
可
想
而
知
了
。

最
近
在
梁
鳳
儀
著
的
︽
李
兆
基
博

士
傳
記
︾
中
，
看
到
她
寫
到
李
兆
基

創
立
的
㞫
基
兆
業
三
周
年
時
，
曾
出

版
過
去
、
現
在
、
未
來
的
紀
念
刊

物
，
這
位
現
在
人
稱
四
叔
的
主
席
有

一
番
話
說
：
﹁⋯

⋯

戰
後
人
口
急
劇

膨
脹⋯

⋯

而
全
港
土
地
僅
約
四
百
平

方
哩
，
其
中
適
宜
發
展
，
可
供
建
屋

者
不
及
百
分
之
二
十
。
地
狹
人
稠
，

寸
金
尺
土
，
居
住
乃
成
生
活
重
擔
。

每
年
婚
嫁
覓
居
青
年
數
以
萬
計
，
樓

宇
需
求
，
有
增
無
已
。
加
以
市
區
可
供
發
展
土

地
日
形
短
缺
，
當
局
雖
有
移
山
填
海
之
方
，
普

建
廉
租
屋
宇
之
策
，
無
奈
緩
急
不
克
相
應
，
預

見
數
年
內
﹃
屋
荒
﹄
仍
然
存
在
，
而
地
產
業
將

必
璀
璨
，
樓
宇
價
格
，
長
遠
㠥
眼
，
應
予
看

好
。
﹂

四
叔
白
紙
黑
字
寫
下
這
些
話
的
年
份
，
是
一

九
七
六
年
，
距
今
已
經
三
十
七
個
年
頭
。
三
十

七
年
來
，
預
言
都
在
應
驗
，
只
是
有
些
不
景
氣

的
年
份
，
價
格
稍
為
回
落
而
已
，
但
上
升
的
趨

勢
從
未
停
過
，
讓
青
年
人
對
購
屋
和
租
屋
，
成

為
生
活
的
重
擔
。

四
叔
的
預
言
還
可
以
繼
續
下
去
嗎
？
相
信
短

期
還
會
，
因
為
政
府
還
未
有
快
速
興
建
大
量
房

屋
的
對
策
。
其
實
，
人
們
不
一
定
介
意
四
叔
的

預
言
一
直
準
確
，
先
決
條
件
是
讓
薪
資
加
幅
的

速
度
大
過
樓
價
的
飆
升
就
可
以
了
，
但
薪
酬
有

可
能
那
樣
加
法
嗎
？

預 言
興　國

隨想
國

跳
舞
電
影
從
來
不
易
拍
，
不
是
流
於
墮
進

青
春
勵
志
激
情
的
窠
臼
，
就
是
淪
為
展
示
舞

蹈
花
式
的
特
技
場
，
做
得
好
如
Ｃ
Ｎ
Ｅ
Ｘ
的

︽
街
舞
狂
潮
︾
通
常
於
實
感
上
多
添
細
節
，
但

要
令
跳
舞
題
材
增
生
眾
聲
喧
嘩
的
複
調
，
為

數
實
在
不
多
。

黃
修
平
的
︽
狂
舞
派
︾
有
此
能
耐
，
他
很
清
楚

跳
舞
只
是
電
影
的
素
材
之
一
。
我
不
是
說
所
謂
太

極
與
舞
蹈
的C

rossover

，
足
以
成
為
另
一
並
行
同

列
的
對
應
元
素
，
而
是
導
演
本
身
自
有
更
多
想
說

的
情
懷
，
而
跳
舞
世
界
不
足
以
把
他
羈
困
在
內
。

如
果
說
一
般
跳
舞
片
的
方
程
式
，
在
於
由
青
春
挫

折
催
生
磨
練
以
致
尋
夢
不
移
上
，
那
麼
黃
修
平
的

定
位
一
定
是
在
青
春
的
誤
解
。
和
慣
常
的
濫
調
不

同
，
導
演
把
尋
夢
片
中
來
自
家
庭
及
社
會
阻
撓
因

素
，
基
本
上
掏
空
抹
去—

—

戲
中
一
眾
青
春
舞
者
，

均
沒
有
任
何
來
自
家
庭
及
社
會
的
阻
力
描
述
，
頂

多
只
有
一
、
兩
句
親
戚
的
冷
嘲
︵
阿
花
︶，
但
基
本

上
都
是
以
支
持
喝
彩
為
本
。
電
影
的
核
心
在
青
春

的
誤
解
及
自
省
，
於
是
阿
花
的
跳
舞
尋
夢
主
線
，

便
與
柒
良
的
太
極
功
及R

ebecca

的
口靚
模
夢
得
到
了

平
衡
的
映
照
。

我
認
為
黃
修
平
的
優
勝
之
處
，
是
把
一
般
跳
舞

勵
志
片
中
黑
白
分
明
的
二
元
對
立
形
象
，
來
一
次

暗
地
裡
的
自
我
消
解
。
堅
定
尋
夢
和
青
春
激
情
，

往
往
在
類
型
設
定
上
，
存
在
一
種
原
教
旨
主
義
式

的
正
面
光
環
。
但
現
實
中
大
家
心
知
肚
明
，
尋
夢
者
也
是
常

人
，
同
樣
有
人
性
的
弱
點
，
而
且
因
認
為
被
忽
略
反
過
來
呈

現
出
來
的
自
我
中
心
力
牆
，
往
往
更
加
牢
不
可
破
令
人
側

目
，
這
正
是
所
謂
藝
術
家
症
候
群
的
主
旋
律
。
在
︽
狂
舞
派
︾

中
，
黃
修
平
不
斷
借
阿
花
的
角
色
，
來
反
映
出
這
種
由
自
以

為
是
演
化
出
來
的
自
我
封
閉
，
甚
至
傷
害
他
人
也
在
所
不
惜

的
偏
執
流
弊
，
這
正
是
尋
夢
片
中
往
往
不
敢
宣
之
於
口
的
類

型
禁
忌
，
但
能
夠
走
出
這
一
步
，
人
物
角
色
的
立
體
化
才
得

以
有
展
示
的
契
機
，
簡
言
之
就
是
成
為
真
正
有
生
命
的
實
體

存
在
。

此
所
以
柒
良
在
校
園
被
視
為
異
類
，
正
是
借B

om
bA

成
員

的
口
中
而
發
，
而
阿
花
也
是
沿
此
視
點
來
切
入
太
極
及
柒
良

的
世
界
︵
岔
開
一
筆
，
金
像
獎
新
演
員
的
一
票
，
我
鐵
定
會

投
飾
演
柒
良
的
蔡
瀚
億
︶，
其
後
的
轉
變
正
是
由
誤
解
催
生

︵
因R

ebecca

嘲
笑
她
的
舞
姿
像
蟹
︶，
令
她
產
生
被
誤
解
後
的

同
理
心
，
才
得
以
放
下
包
袱
觀
察
柒
良
的
世
界
。

《狂舞派》打破類型禁忌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7月的夏日，走在巴黎街頭，回憶出門前，一個
女性朋友替我大感驚喜，慇勤地告訴我，1月和7
月是巴黎的購物好時機，7月尤其叫女性動心，甚
至失去理智。原來巴黎的夏季打折自6月中到8月
中。世界四大城市是倫敦、紐約、米蘭和巴黎，
這四個城市也是四大時裝中心，衣㠥打扮走在時
代前頭的女性朋友前一年曾到米蘭看時裝展，回
來讚嘆不絕，誇獎的對象不只時裝，更多溢美之
詞是針對瘦削飄逸別有風采的模特兒。巴黎更是
世界時裝中心之首，年頭和年中是巴黎的時裝
周，全球最新款式，最時尚的時裝設計作品，就
在這個時候推出。

「你不要白走一趟巴黎呀！」朋友千交萬待。
我喜歡穿讓我看起來漂亮的時裝，但是我讓愛

時裝的朋友失望了。
村上春樹說：「如果不是迷醉於音樂，我可能

不會成為小說家。」愛搖滾樂、古典音樂、爵士
樂，同時也愛電影，戲劇和歌劇的日本著名作
家，提到歌劇的時候這樣形容自己的喜愛：「歌
劇世界就是將其空氣大口大口吸入肺腑。看的場
數越多，越會無可救藥地栽入歌劇迷這個泥沼
中。嗚呼！」這是我在村上春樹的散文書裡看到
的。一個自認是村上春樹迷，也跟村上一樣喜歡
歌劇的朋友聽說我要去巴黎，行前提醒我：「人
到巴黎，如果單是參觀名勝古跡，那你不過看到
了這個世界著名城市的一半。倘若真想全面體驗
巴黎人的生活，尤其是巴黎人的夜生活，他們可
不是那麼粗淺浮華的只在酒吧間喝酒胡聊。在巴
黎，有世界一流的古典歌手、各類樂器演奏家、
芭蕾舞明星，更尤其是已經深深植根於巴黎人的
生活中的歌劇，你一定，非不可要去觀賞至少一

場。」
我喜歡聽不同的各式各類包括試驗性作品的原

創音樂，但我讓愛歌劇的朋友失望了。
到了巴黎，一看小女兒安排的日程表，時間太

少，節目太多。我們的酒店在第9區，位於歌劇院
大街的一條小巷裡。走到巷子口就是世界聞名的
老佛爺百貨公司，還有春天百貨公司、拉法葉百
貨公司，這一區是巴黎百貨公司和寫字樓最密集
的地方。翻㠥手上的巴黎地圖，假如要按朋友的
建議，當一個晚上的巴黎人去觀賞歌劇，這裡算
是地點適當，不過，那得用其他的什麼節目來更
換呢？手上的節目表被翻來覆去，斟酌再三，每
一個景點都容不得放棄。

難道不去第8區右岸的香榭麗舍大道嗎？名揚四
海的香榭麗舍大道連接協和廣場和凱旋門，全長
約兩公里。如今充斥名牌商店的街道是由一條17
世紀花園式散步道改建的，每天車水馬龍，人潮
洶湧，抵巴黎旅遊者必到之處。巴黎最古老的古
跡「埃及方尖碑」，就在協和廣場，原名為路易十
五廣場，也是當年斷頭台的地點。悲傷的古代事
跡被今日豪華大飯店和珠寶店取代，著名的香水
店、精品店、時裝店和時裝設計師的名字發出眩
目的光彩，叫瘋狂購物的遊客記得興奮地掏錢，
忘記歷史的悲慘。

法國的北部是巴黎，巴黎的北部是全白色聖心
教堂，由著名建築師保羅．阿巴迪設計，從動工
到建成經過四十多年。青翠草地上的兩邊是階
梯，遊客來到這兒，爬上階梯之前，不約而同都
佇在山下先仰視莊嚴聖潔高聳雄偉的教堂，上到
聖心教堂以後，再度不約而同向下鳥瞰，整個巴
黎就在腳下。

從聖心教
堂後面步行
到蒙馬特山
莊。到巴黎
不看時裝，
不看歌劇，
兩個朋友可
能 覺 得 難
過，可是，
對我並非大
損失。巴黎
更吸引我的
是蒙馬特山

莊，歷史上的藝術家留連之地。所有藝術家都期
盼到巴黎朝聖，待人到了巴黎，蒙馬特才是藝術
家心中的麥加。

人群是為藝術而來的嗎？街頭藝術家在表演，
不知道他們的生活平常過得好不好，但見拉弦
的、彈奏的、吹管的，還有唱歌的，你給錢，或
不給，他們不強迫，悠遊自在，自得其樂。小街
道旁多畫廊和咖啡館，以及一些藝術精品小店，
所有藝術流派似乎相約攜手一起出現，古典印象
具象抽象野獸立體超現實等等，只要你喜歡圖
畫，一定有你中意的，仿作不少，考驗你的眼光
和品味。

有個肖像畫家用破爛英文追在身邊不停招生
意，起初不明所以，他再加比手劃腳，儘管會意
了，時間不夠用。他眼神失望地離開，又有另一
個追上來，手拿㠥畫布和畫筆，用筆在畫布上比
劃，我們不知如何以法語溝通，搖頭晃腦加上
NO，NO，NO，他照樣笑咪咪，不氣也不惱。學
過德語的女兒告訴我，兩個畫家都不講法語，一
是德語，一是西班牙文。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帶
㠥夢想和野心，充滿希望到巴黎，聚集蒙馬特山
上，可是多少人實現了理想？又有多少人傷心地
離開？

1920年，20歲的常玉勤工儉學到巴黎，和徐悲
鴻、邵洵美、潘玉良、林風眠等成為早期的中國
留學生。喜愛藝術的他們肯定在蒙馬特行來走
去。個性獨特的常玉不循規蹈矩到美術學院進
修，時常在咖啡館裡一邊看《紅樓夢》或拉小提
琴，一邊畫他的畫。許多人懊惱自己沒機會接受
美術學院的正式訓練，常玉卻有自己的藝術觀，
他在畫廊，在咖啡館，深入民間。特立獨行的藝
術家「我行我素」地生活，「不媚世俗」的繪畫
理念，無法為他帶來名利，他毫不介意。良好家
境給他豐實的經濟來源，後來家道中落，淡泊的
他照樣堅持畫自己喜歡的畫，表現自己想要表達
的思想，不願意和畫商妥協，不認同畫壇的商業
行為，1966年在巴黎因煤氣洩漏去世時仍無人賞
識。

在蒙馬特閒逛時沒想到常玉。從山上下來，去
了以風車為標誌的紅磨坊夜總會，附近是巴黎著
名的紅燈區。眼看燈火開始閃爍的夜就要走進輝
煌璀璨的時候，陌生和距離讓我們離開了。走在
街頭，不知為何，突然極度想念中國菜，從手提
包裡挖出一塊僅餘的中式酥餅，有點破碎，但沒
有走味。夏天黃昏的風裡，我在街頭吃餅，乍一
抬頭看見一畫廊宣傳布條，法文中間夾雜㠥中國
字「常玉」。

汽車經過，行人走過，布條在風中搖晃，在畫
冊裡看過常玉畫的馬和象，他喜歡在無邊空曠遼
遠蒼茫中，畫一隻孤伶伶看起來很遠很小的大型
動物，動物或緩步或徘徊，但卻讓我想起紀弦的
詩 「我乃曠野裡獨來獨往的一匹狼/不是先知/沒
有半個字的歎息/而恆以數聲淒厲已極之長嗥/搖
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使天地戰慄如同發了虐疾/
並颳起涼風颯颯的/颯颯颯颯的/這就是一種過
癮。」雖然孤獨，卻有一種唯我獨尊的傲氣和豪
氣。7月的夏天到巴黎，沒去時裝展，沒去歌劇
院，卻在街頭遇見叫我傾心的常玉，巴黎沒有白
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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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 網上圖片

常玉在巴黎街頭


